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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之州的“真善忍日”
每年9月中旬，美国新泽西州艾塞克斯(ESSEX)县的居民都要在县首府纽沃克(NEWARK)市庆祝一年一度的“纽沃克人民节”。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艾塞克斯县议会、纽沃克市、和艾塞克斯县的娥文顿市、东桔市以及纽沃克选区的州议员一致把“纽沃克人民节”定为了“真善忍日”。
为庆祝首届新泽西州艾塞克斯县“真善忍日”，法轮功学员为艾塞克斯县的居民表演了自己创编的彩云飞天舞，莲花舞，武术，舞狮、长笛大提琴三重奏等。具东方特色的精彩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接着学员们又表演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人们被这详和优美的功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些观众还情不自禁地在台下跟着炼了起来。为了满足观众们的要求，学员们临时在一旁设立了一个教功点。
一位新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告诉我们，他很早就知道法轮功，今天是专程赶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的。他说他很喜欢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帮助提高人的道德，他表示也要到炼功点去炼功。
据粗略统计，从1999年8月到今天的短短三年中，新泽西州各级官员签发的对法轮大法的褒奖、决议书和支持信件达二百多份。法轮大法在新州得到了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真善忍”的根已经牢牢地扎在了这块美丽的花园之州(新州的昵称)，扎在了新泽西州人民的心里。
中秋节的小故事
中秋节不要回家
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里面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哭泣。再一听，是女儿。我和妻子因为不愿放弃法轮功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家中只有孩子和她姥姥。快到十一国庆节了，警察更是进行了大搜捕，抓了不少法轮功学员。孩子知道了，就特别担心我们。她说：“警察这几天老往家打电话。”她还说：“我可想你们了，但是你们不要回家，他们正在抓你们。” 她重复了好多遍：“不要回家，只要你们好就行。中秋节也不要回家，不要回家……”孩子在哭声中放下了电话。

这是真的吗？
　　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的一个朋友带他的儿子一同去公园游玩。（该友人因炼法轮功被抓进劳教所一年多。）儿子像一只小喜鹊，又蹦又跳。“一年不见，儿子瘦了，长高了。”朋友一边给儿子推秋千，一边想。儿子笑个不停。突然，他松开一只手，在自己脸上捏了一下。朋友赶紧说：“危险！两只手扶！”儿子转过头来，满脸的幸福：“爸爸，我老梦见和你一起玩，这回是真的！我的脸是疼的。”
　　
　　
中秋，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也是一个让游子思念家乡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很多家庭有了一年中难得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然而，也有这么一些人，只为了坚持一样美好的事物，只为了说几句真话，就被投入牢狱，或被逼得流离失所。他们一样的想念自己的亲人，但他们却有家不能回。
亲爱的读者朋友，这里摘录的只不过是发生在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两个小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因为父母被非法关押而失去家庭的欢乐、父母的疼爱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与他们的父母共同承受着这场无名苦难。掩卷沉思，这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已历时三年的迫害，真的与您无关吗？
张莉被鞍山市拘留所虐杀
明慧网9月18日消息，辽宁省鞍山地区法轮功学员张莉于2002年3月19日被不法警察绑架进鞍山拘留所，期间受尽凌虐，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后于2002年8月27日死于市中心医院。
法轮功学员张莉在99年7.20后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3月19日被警察绑架（房内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抓）。在鞍山拘留所受尽凌虐，多次被打昏死过去，脸部被打破，其间张莉曾绝食抗议迫害。鞍山警察们把张莉送市中心医院灌食，放在走廊内，身带重刑具（手铐、脚镣)，她生命垂危，引来很多人围观。一警察说：“不给治了！”但医生要求警察签字负责，警察才将她留在医院，并派人看守。 医生要求签字，警察无奈只得将她留在医院，且派人看守。张莉于2002年8月27日离开人世。
事件发生后，警察对外封闭消息，恐吓家属，不让家属接触外人，把家中所有照片强行抄走，尸体强行火化。
另悉，鞍山立山区法院最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秘密非法判刑，张光园被判刑九年，张光亚和付亮被判刑八年，甚至连付亮未成年的女儿李艳茹也被判劳教二年。 

据资料显示，张莉是目前民间已证实的第480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自9月份以来，已有17名法轮功学员被害致死的消息陆续传出，平均每天一名。而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六千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
中秋寄语
思亲
八月中秋佳节临，
月影竹韵倍思亲。
谁人不是血肉躯，
哪个没有父母亲。 

做个好人遭迫害，
身陷囹圄异乡人。
看罢资料知真相，
可曾记得狱中人。
（朋友，中秋之际，我们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并衷心祝愿您佳节快乐，合家幸福。）
随师行
文／张奇
93年7月25日我参加了李老师在北京举办的第11期法轮功传授班，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
讲法教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是48年出生的，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气功、修炼一切都没有概念。
我们这一代人在豆蔻年华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但面对这茫茫的世界，心里很苦，不知用什么基准来衡量它，用什么标准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工作单位，整日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包围著，心里十分厌恶。
今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一期学习班结束了，又参加了在五棵松的十二期。五棵松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几堂课后我开始发烧，咳一声嗓子连着心疼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老学员跟我说，再难受你也要坚持来。三、四天后烧突然退了，感到难受的地方好大一块东西没了。之后我又参加了第十三期班，三期班下来，我辞退了保姆，以前被病魔缠身，现在自己可以料理日常生活了。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
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功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堕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的“真”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
我的心在震颤……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节选了作者《随师万里行》的片段)

小档案
法轮功的传出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于1993年9月21日为此亦作了专题报道。12月27日同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1993年，李洪志先生荣获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于1995年元月由官方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年一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至99年初，据中国官方调查结果，全国至少有7千万以上各阶层人士习炼法轮功。
